
一

唐代元稹所撰传奇《会真记》,又名《莺莺传》,收入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八《杂传记五》。略

述唐贞元中张生对崔莺莺“始乱之 ,终弃之”的故事。其后 ,历代文人用不同的文体形式对崔张

故事这一题材作了以爱情为主题的演绎。

宋代赵令畤在《会真记》的基础上改作了鼓子词《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》, 收在其所

著八卷笔记《侯鲭录》卷五中。他在鼓子词开场白中说,士大夫“无不举此以为美话”,“娼优女

子 ,皆能调说大略”的崔张故事 ,“惜乎不被之以音律 ,故不能播之声乐 ,形之管弦。好事君子极

饮肆欢之际 , 愿欲一听其说 , 或举其末而忘其本 , 或纪其略而不及终其篇”, 于是对《会真记》

“略其烦亵,分之为十章。每章之下,属之以词,或全摭其文,或止取其意。又别为一曲,载之传前,

先叙前篇之义,调曰商调,曲名【蝶恋花】”①。从题目可知,他认为《会真记》中的张生,即作者元

稹。所谓“略其烦亵”,即删汰了传文中张生辱骂莺莺是“妖人”的“尤物”以开脱罪责、“时人”

称许他为“善补过者”、元稹的《会真诗》三十韵三个内容 , 然后填写了十二首【蝶恋花】, 首尾

各一首 , 概述全篇内容 , 表达作者的看法和感慨 ;插入传文的十首则参与叙述故事 ;最后加了一

段说白。在说白与唱词之间加上“奉劳歌伴 , 先定格调 , 后听芜词”、“奉劳歌伴 , 再和前声”过

渡,从而构成韵散相间的说唱形式。作者很可能觉得《会真记》是以散文叙事的传奇文体 , 突然

自《会真记》问世以来 ,历代文人用不同的文体形式诸如鼓子词、诸宫调、杂剧等 , 对崔张故事这一题材作了以爱情为

主题的演绎。与学界侧重于研究崔张故事题材剪裁、主题演变、本事考辨等不同 , 本文在比较戏曲文学对说唱文学情

节的增删、改造、敷演的基础上 , 从一个新的视角切入 , 由文体上比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与《西厢记》杂剧在描述与表

演、说唱与复述、悬念与冲突上的差异 ,最后分析了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开场与曲牌联套形式分别对南北戏曲的影响。

吴 晟

同题异体:从《会真记》到《西厢记》

① 赵令畤:《侯鲭录》,《历代笔记小说大观·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,第二册第 207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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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一大段《会真诗》韵文———基本是对崔张欢合描写的猥亵文字 ,不仅显得庸俗不堪 ,且破坏

了情节的连贯性 ,在文体上也不统一 ,于是干脆将其韵文部分抽掉 ,重新创作十二首【蝶恋花】,

分别插入传文之间,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形式。首尾两首【蝶恋花】基本概括了张生对莺莺“始乱

终弃”,谴责了他感情浅薄、道德败坏的嘴脸 , 表达了作者积极的观点 , 这是超越传文之处 , 但作

者最后又似乎肯定了张生不忘旧情 ,反映了作者思想认识的矛盾。至于中间十首【蝶恋花】,除

第一首是描写莺莺的外貌和体态外 ,其他九首则分别描述了男女主人公期待、相思、感受等心理

活动 ,弥补了传文的不足 ,加强了作品的文学性 ,特别是说唱文学的艺术感染力。这是作者的独

创之处。

赵氏的鼓子词《商调蝶恋花词》只是《会真记》的一个说唱改本 , 又只限用一个宫调说唱。

因此金代的董解元创作了《西厢记诸宫调》( 下称《董西厢》) 。作为一种说唱形式,它是由多种

宫调串接而成,其中插入一定的说白,与唱词配合,叙述有人物和情节的长篇故事。每种宫调,则

由若干曲牌联成短套,套曲至少一二首,多则十余首。它不仅大胆改造了《会真记》和《商调蝶恋

花词》的主题,改造丰满了张生、莺莺的形象,塑造了红娘、法聪、老夫人三个人物形象 ,在故事情

节上也作了大幅度的敷演。卷一叙张生寓普救寺邂逅莺莺,张生月下吟诗,莺莺酬答。卷二叙乱

兵围困普救寺。卷三叙张生请白马将军解围。张生提亲,老夫人赖婚,红娘主动为张生出主意:琴

挑。卷四叙张生琴挑莺莺,红娘递简,莺莺赖简。卷五叙张生与莺莺欢会,张生害相思并以悬梁要

挟红娘传简。卷六叙老夫人拷红,红娘据理力争,终于争得老夫人的许婚。张生主动提出赴试。长

亭送别。张生途中相思成梦。卷七叙张生应试及第,令仆人向莺莺报喜。莺莺相思、得喜讯送衣

琴物品以寄意。郑恒上门争亲。老夫人畏忌谗言,张生、莺莺无奈,复以兄妹之礼相待。卷八叙法

聪请来杜将军断婚,郑恒投阶而死。张生与莺莺喜结良缘。

元代王实甫所创作《西厢记》杂剧( 下称《王西厢》) , 基本上吸收了《董西厢》的故事情

节,但作了较大幅度的增删改造和敷演。《董西厢》卷一叙张生向红娘打听莺莺 ,红娘说了一段

“( 老) 夫人治家严肃 ,朝野知名”的话 ,《王西厢》第一本第二折增加了张生自报家门被红娘抢

白一番:“( 末云) 小生姓张,名珙,字君瑞,本贯西洛人也,年方二十三岁 ,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 ,

并不曾娶妻⋯⋯( 红云) 谁问你来? ( 末云) 敢问小姐常出来么? ( 红怒云) 先生是读书君子,孟

子曰‘男女授受不亲,礼也’,君子‘瓜田不纳履,李下不整冠’,道不得个‘非礼勿视 ,非礼勿听 ,

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’⋯⋯先生习先王之道,尊周公之礼,不干己事,何故用心?早是妾身,可以容

恕,若夫人知其事呵,决无干休。今后得问的问,不得问的休胡说!”如此改动,突出了张生的痴迷

冒失之憨态,又表现了红娘的泼辣性格。《董西厢》卷一叙张生月下吟诗、莺莺酬答,安排在崔张

佛殿初遇、张生向红娘打听莺莺之前 ,《王西厢》第一本第三折将其挪至张生被红娘抢白之后 ,

即莺莺在庭院焚香许愿:“( 旦云) 此一炷香,愿化去先人,早生天界! 此一炷香 ,愿堂中老母 ,身

安无事! 此一炷香⋯⋯( 做不语科) ( 红云) 姐姐不祝这一炷香,我替姐姐祝告:愿俺姐姐早寻一

个姐夫,拖带红娘咱! ( 旦再拜云) 心中无限伤心事,尽在深深两拜中。( 长吁科) ( 末云) 小姐倚

栏长叹,似有动情之意。”比较之下,《董西厢》的安排,感情进展太快,显得不够真实;《王西厢》

安排张生在墙外偷听之后再吟诗试探 ,不仅有一定感情基础 , 而且合情合理 , 顺理成章。《董西

厢》叙张生在道场远观莺莺 ,《王西厢》第一本第四折改为张生为接近莺莺也来拈香 , 法本大师

和张生同时想到 ,怕老夫人问起 ,佯称是老僧的亲戚 ,这样处理 ,表现了张生为接近莺莺的用心 ,

同时也表现了法本大师的有意无意间成人之美的德行。《董西厢》叙莺莺初遇张生无任何感情

反应 ,《王西厢》第二本第一折改为莺莺听了张生月下吟诗后“神魂荡漾”, 公开向红娘袒露心

迹。《董西厢》卷三叙乱兵围困普救寺 ,法聪与孙飞虎交战几个回合后招架不住 ,张生提出请白

马将军解围作为议亲的条件,《王西厢》第二本第一折则改为长老在法堂上高叫:“两廊僧俗 ,但

有退兵之策的,倒陪了房奁,断送莺莺与他为妻。( 末鼓掌上云) 我有退兵之策,何不问我?”这样

改动 , 张生的形象便由袖手旁观、乘人之危转为毛遂自荐、见义勇为 , 突出了他为争得莺莺所主

动采取的行为。《王西厢》解兵困之围,增加了法聪对乱军说“限时三天”,这是牵制乱军的缓兵

80



之计,为杜将军的救援争取时间;《董西厢》无。足见这一细节的增设 ,作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《董西厢》卷三叙张生请白马将军解围,通过张生之口:“适才法聪出战之时 ,已持此书报杜将军

矣。”此明显漏洞。《王西厢》第二本楔子则改为惠明和尚主动站出来请愿送书,且在激将法下,

自夸武艺了得,为其突兵围、不负众望、定能完成使命张本。《董西厢》卷三中张生请求杜将军解

围的书信,由自己宣读 ,不无卖弄之嫌 ,与当时危急的场合似不协调;《王西厢》第二本楔子改为

杜将军正在想念老同学时,恰得惠明报书,当即展读。优劣自见,无须赘言。《董西厢》卷五叙老

夫人赖婚后 , 张生求助于红娘 , 竟以悬梁相要挟 ,《王西厢》第二本第三折改为张生向红娘下跪

求助。前者小人形象,后者则表现了张生的至诚至性。《董西厢》叙莺莺听张生抚琴,只是一味地

落泪 ;《王西厢》第二本第四折改为莺莺听琴的大段心理感受描写 , 突出她与张生乃知音之遇。

《董西厢》卷六叙老夫人许婚后,张生主动请求上京应试:“功名世所甚重,背而弃之 ,贱丈夫也。

我当发策决科,策名仕版。”《王西厢》第四本第二折改为老夫人强逼张生去应试:“俺三辈儿不

招白衣女婿,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⋯⋯得官呵,来见我;驳落呵,休来见我。”《董西厢》卷七叙莺

莺得张生应试及第的喜讯,命琴童送书简及衣、琴、玉簪、斑管,其寓意由莺莺向红娘道出;《王西

厢》第五本第二折增加了张生收到这些信物后对其寓意的会意 , 这一增加 , 非同小可 , 它突出了

张生与莺莺这一对有情人心心相印。《董西厢》卷七、八叙半路杀出个郑恒来 ,张生对之无可奈

何,经法聪提醒,请来杜将军 ,他与莺莺的婚姻才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;《王西厢》第五本第四

折改为杜将军获悉张生一举及第,前来贺婚,张生与莺莺这对有情人,几经曲折,终成眷属。比较

而言 ,后者更为合理 ,它既呼应了前场 ,又进一步说明了杜将军与张生的同学友情笃深。《王西

厢》对《董西厢》的改造 ,除了以上情节之外 ,最关键之处是对其主题的改造。董解元强调:“从

今至古,自是佳人合配才子。”在作品中,莺莺对张生的爱有几分出于“报德”,她说:“报德难从

礼,裁诗可当媒;高唐休咏赋,今夜雨云来。”( 卷五)《王西厢》在第五本第四折的【清江引】一

曲中 , 则鲜明地提出了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进步爱情观 , 这是它最闪光的地方 , 也

是它超越以往同类题材之处,所以赢得了广大青年男女的喜爱和后世的高度评价。

二

《会真记》作为传奇文学,基本上以散文体构成,最后交代创作缘起。《商调蝶恋花词》是说

唱文体,赵令畤在序中说,崔莺莺的故事“惜乎不被之以音律,故不能播之声乐 ,形之管弦”,“可

见鼓子词的表演是有管弦乐伴奏的 ,而在管弦之外另有‘鼓子’击节”①。从正文中“奉劳歌伴 ,

再和前声”可知,它是用【蝶恋花】一个词调反复演唱崔莺莺故事。而从序中“奉劳歌伴,先定格

调,后听芜词”可知,其说唱故事是一人,伴奏则是另一人或几人。至于以鼓击节则可能有两种情

况:或说唱者击节;或由伴奏者击节。

如前所述,至《董西厢》,崔莺莺故事演绎得最为完备 ,而《王西厢》杂剧的主要情节基本上

继承了《董西厢》。但由于一是说唱文学 ,一是戏曲文学 ,其表演体制有别 ,从而造成文体之异。

说唱艺术在表演上的主要特点 ,是由一位艺人 ,以全知者的身份即第三人称来说唱故事 ,尽管他

有时也以故事中的人物口吻即第一人称“代言”,如《商调蝶恋花词》十二首【蝶恋花】,或代莺

莺自述,或代张生独白,来展示他们的情感世界。戏曲文学,则均由剧中人物扮演不同的角色,在

舞台上现身说法 ,“全知者”角色已经不复存在。具体言之 ,《董西厢》与《王西厢》在文体上有

三点之异:

( 一) 描述与表演的差异。说唱文学中 ,故事中的人物不出现在听众面前 ,它主要通过说唱

艺人的描述诉诸观众的听觉 , 因此它不惜笔墨 , 铺张扬厉 , 反复渲染。如对莺莺的外貌 ,《董西

厢》卷一先由说唱艺人描述一番 ,再从张生视角描述一番 , 又从众僧与看人视角侧叙一番 , 后者

① 刘光民:《古代说唱辨体析篇》,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,第 10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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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写莺莺之美尤为精彩,如:

诸僧与看人惊晃,瞥见一齐都望。住了念经,罢了随喜,忘了上香。 选甚士农工商,一地

里闹闹攘攘。折莫老的、小的,俏的、村的,满坛里热荒。 老和尚也眼狂心痒,小和尚每挼

头缩项。立挣了法堂,九伯了法宝,软瘫了智广。( 【雪里梅】)

添香侍者似风狂,执磬的头陀呆了半晌,作法的阇黎( 高僧) 神魂荡飏。不顾那本师和尚,聒

起那法堂。怎遮当? 贪看莺莺,闹了道场。( 【尾】)

与汉乐府《陌上桑》侧面烘托罗敷之美相比 , 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, 它更能体现通俗文学的特

点———高度夸张、插科打诨,以获得充分的喜剧效果。《王西厢》“全知者”角色已经隐去,《董西

厢》中说唱艺人、张生对莺莺美貌的侧叙 , 经过压缩提炼后改由张生的唱词来侧叙 , 而众僧对莺

莺之美的反应 ,作者没有采用散白的单一形式来侧叙 ,而是充分调度舞台表演 ,直接诉诸观众的

视觉,第一本第四折只一句舞台提示:“众僧见旦发科”①。戏曲文学中凡登场人物均直接与观众

见面,诚然无须过多描述 ,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,如关汉卿《关大王独赴单刀会》杂剧 ,前二折分别

通过乔国老、司马徽之口 ,盛赞关羽勇猛过人 ,至第三折关羽才闪亮登场 ,以造成“先声夺人”的

舞台艺术效果。但仔细比较发现 ,同样是侧叙 ,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仍然有异 ,说唱文学所侧叙

一般是具体直观的外貌形象 ,而戏曲文学所侧叙多是抽象的性格 ,如乔国老、司马徽在鲁肃面前

盛赞关羽如何威武 ,《王西厢》先后通过红娘、莺莺和法本侧叙老夫人的家教严肃都是如此。又

如《董西厢》卷一叙法本大师为相国夫人做法事是通过说唱艺人来描述的 :“是夜道场 , 同业大

众,众僧都来到。宝兽炉中瑞烟飘 ,珰珰地把金磬初敲。众僧早躬身合掌 ,稽首皈依佛、法、僧三

宝。相国夫人煞年老,虔心岂避辞劳! 莺莺虽是个女孩儿,孝顺别人卒难学,礼拜无休;追荐亡灵,

救拔先考。”( 【般涉调·哨遍缠令】) 做法事追荐亡灵,场面肃穆壮观 ,按照上面一段唱词 ,无论

说唱艺人伎艺多么高超,其视觉效果必定大打折扣。《王西厢》则充分利用舞台表演的优势处理

这场戏 , 第一本第四折 :“( 洁与众僧发科) ( 动法器了 , 洁摇铃跪宣疏了 , 烧纸科) ”;老夫人与

莺莺则以“拈香”等表演形式直接展现于观众面前。说唱文学中的环境、景物也是通过铺叙来表

现,《董西厢》卷一对普救寺的描述就费了不少笔墨,先后通过店小二、张生的视角反复渲染。戏

曲文学则可通过舞台布景设置来实现 ,但在早期戏曲演出中 ,由于物质条件的简陋 ,加上传统戏

曲虚拟化的舞台设置理念 ,如康进之《梁山泊李逵负荆》杂剧第一折 ,演述黑旋风李逵于清明放

假下山踏青玩赏,沿途虚拟化的风景就是通过他的说唱来表现。但无论如何,由于戏曲文学中环

境与景物可以通过舞台布置直接展现于观众,因此较说唱文学直观。如《王西厢》第一本第一折

对普救寺的描述,只通过店小二之口道出:“俺这里有一座寺 , 名曰普救寺 , 是则天皇后香火院 ,

盖造非俗:琉璃殿相近青霄 ,舍利塔直侵云汉。南来北往 ,三教九流 ,过者无不瞻仰。”与《董西

厢》中以艺人、店小二、张生不同的角度,说唱交替、反复描述比较,经济简洁得多 ,因为舞台上已

有直观的普救寺的布景设置。可见 ,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文学文体较说唱文学文体单一的描述

形式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和多样表现形式。

( 二) 说唱与复述的差异。《董西厢》卷二、卷三分别叙述法聪与孙飞虎较量、杜将军兵马与

贼军交战场面 , 用了较大篇幅 , 说唱交替 , 铺张渲染 , 描述得惊心动魄。学术界对此多持否定意

见,认为它“着墨过多 ,描写太细 ,紧扣主题不够 ,反而显得有点喧宾夺主”②。但我认为 ,作为听

觉艺术的说唱文学 , 听众看不到打斗场面 , 他们必须借助艺人的说唱 , 发挥联想与想象 , 在脑海

里使之“完形”,因此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,有其必要性。尽管作者在卷一开场白中强调:“话儿

① 王季思先生注释云:“谓众僧见旦而作种种可笑之态也。”( 王季思校注《西厢记》,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,

第 42页。)

② 朱平楚:《西厢记诸宫调注译·前言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,第 9—1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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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朴刀杆棒,长枪大马。曲儿甜,腔儿雅,裁剪就雪月风花,唱一本儿倚翠偷期话。”不难看出,

说唱文学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 ,津津乐道武功加爱情题材、大肆渲染英雄衬美人路数 ,

也在情理之中。作品至卷六老夫人拷红时才提及白马将军解围之事,但它显然不是情节复述,而

只是作为许婚条件提出来反驳老夫人的食言悔约。《王西厢》处理白马将军解除普救寺之围,安

排在第二本楔子里 , 通过舞台表演来表现:“( 飞虎引卒子上开) ( 将军引卒子骑竹马调阵拿绑

下) 。”并在后面的演出中多次通过复述来强调。第二本第三折中,面对老夫人突然变卦赖婚,张

生指责她背弃前约:“前者贼寇相迫,夫人所言,能退贼者,以莺莺妻之。小生挺身而出,作书与杜

将军,庶几得免夫人之祸。今日命小生赴宴 ,将谓有喜庆之期;不知夫人何见 ,以兄妹之礼相待?

小生非图哺啜而来,此事果若不谐,小生即当告退。”第五本第三折又通过郑恒、红娘复述:“( 净

扮郑恒上开云) ⋯⋯我离京师 , 来到河中府 , 打听得孙飞虎欲掳莺莺为妻 , 得一个张君瑞退了贼

兵,俺姑娘许了他。”面对郑恒突然上门争亲 ,“( 红云) 当日孙飞虎将半万贼兵来时 ,哥哥你在

那里? 若不是那生呵,那里得俺一家儿来? 今日太平无事,却来争亲;倘被贼人掳去呵,哥哥如何

去争? ”“( 净云) 半万贼,他一个人济甚么事?( 红云) 贼围之甚迫,夫人慌了,和长老商议,拍手

高叫两廊,不问僧俗,如退得贼兵的,便将莺莺与他为妻。忽有游客张生,应声而前曰:‘我有退兵

之策,何不问我? ’夫人大喜,就问:‘其计何在? ’生云:‘我有一故人白马将军,现统十万之众,

镇守蒲关。我修书一封,着人寄去,必来救我。’不想书至兵来,其困即解。”它说明白马将军解

除普救寺兵困这场戏在《王西厢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,越是强调它的重要性 ,就越能凸显张

生救美人的胆识和力度 , 也越能反衬老夫人的背信弃约 ;可见张生“退兵之策”的多次复述在

《王西厢》中明显具有推动剧情的重要作用。又如《王西厢》第三本二折演述张生正感到爱情绝

望之际,红娘送来了莺莺的诗简,他拆开一看,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。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公

开向红娘逐一解释诗句 :“‘待月西厢下’, 着我月上来 ;‘迎风户半开’, 他开门待我 ;‘隔墙花

影动,疑是玉人来’,着我跳过墙来。”红娘对此将信将疑 , 他却非常自信 :“俺是个猜诗谜的社

家,风流隋何,浪子陆贾,我那里有差的勾当? ”晚上,红娘打开角门迎候张生时再次生疑:“真个

着你来哩? ”他依然自信地将上述话复述了一遍。与莺莺幽会被抢白了一顿后,红娘立即反唇相

讥张生“却不‘风流隋何,浪子陆贾? ’”在“闹简”、“赖简”两场戏中,“猜诗谜的社家”的话头

复述了六次之多。剧作多次复述这段话,是提醒观众注意,因为“隔墙花影动”决没有“跳墙”之

意,正因为张生被意外的惊喜冲昏了头脑而曲解了诗意 ,才导致了一次误会性的戏剧矛盾 , 既使

情节跌宕起伏,又刻画了人物形象,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。《董西厢》卷四在处理这场戏时,未

写红娘将信将疑 , 而写她断然否定张生对诗意的曲解 :“此先生思慕之深 , 妄生穿凿 , 实无是

也。”后面的情节正是顺着张生的理解而发展,它预设的“生拥莺而寝”之结局早已在观众的意

料之中。如此安排不仅有悖于“相国人家”闺秀莺莺的性格逻辑,也因为情节缺乏波折而削弱了

故事的戏剧效果。

元杂剧演出中这种复述剧情或话头的现象比较常见和突出 , 这是因为我国从“泛戏剧”到

成熟的戏曲形式,经历一个演变发展过程。与南戏相比 ,元杂剧更加重“唱”,剧情则由繁趋简 ,

相对来说要单纯 ,它可能会使观众感到单调、沉闷;或者感到“戏”不足而出现审美疲劳 ,因此不

断复述剧情或话头就十分必要。它是设置剧情悬念、突出重要关目、调动观众审美期待的一种必

要的艺术手段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复述剧情或话头是戏曲文学文体的一个鲜明特征。

( 三) 悬念与冲突的差异。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都追求悬念和矛盾冲突 ,但戏曲更甚 , 没有

冲突就没有戏剧。如前所述,《王西厢》对《董西厢》进行了增删改造,而有些增加改造对设置戏

剧悬念、加强戏剧冲突起着直接的催化作用。《王西厢》保留了《董西厢》中老夫人为答谢张生

有退兵之劳 ,特地单独宴请他小酌,张生“喜不自胜,整衣而待”,满以为新郎做定了 ,一番“乌纱

帽擦得光挣挣的”精心打扮。为了获得充分的戏剧效果,《王西厢》第二本第二折还增加了张生

的一段心理独白 :“我比及到得夫人那里 ,夫人道:‘张生,你来了也 ,饮几杯酒 ,去卧房内和莺莺

做亲去! ’”对前来宴请张生的红娘,《董西厢》卷三这样描写,当张生问她“管教俺两口儿就亲

同题异体:从《会真记》到《西厢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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唦”( 是教我与莺莺成婚吧) ,她只是“笑而去”。《王西厢》则增加了红娘也满以为张生与莺莺

如愿将偿的天真想法:“今日个东阁玳筵开,煞强如西厢和月等。薄衾单枕有人温,早则不冷、冷。

受用足宝鼎香浓,绣帘风细,绿窗人静。”( 【中吕·醉春风】) 张生问她“今日夫人端的为甚么筵

席? ”她唱道:“第一来为压惊,第二来因谢承。不请街坊,不会亲邻,不受人情。避众僧,请老兄,

和莺莺匹聘。”( 【幺篇】) 下一折红娘仍然对莺莺说:“往常两个都害,今日早则喜矣!”这样,不

仅预示着张生与老夫人的戏剧冲突 , 也设置了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冲突悬念 , 还有助于塑造人

物形象:通过张生、红娘两个年轻人的天真 ,反衬老夫人的城府高深莫测。他们如此信以为真与

老夫人突然变卦便形成巨大反差 ,从而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。《董西厢》卷七 ,叙郑恒闻莺莺与

张生之事 ,亲自找上门来以莺莺先许配于他为由与张生争亲 ,老夫人屈于人言可畏 ,复让莺莺与

张生以兄妹之礼相待 ,卷八叙法聪为张生的至诚所感动 ,请来杜将军决断 ,张生与莺莺的婚姻才

取得圆满的结局。《王西厢》五本三折、四折 , 改为郑恒闻讯 , 向老夫人造谣张生已入赘卫尚书

家,待张生回来见丈母娘 ,老夫人愤然不受 ,适逢杜将军前来贺婚 ,张生与莺莺这对有情人 ,经过

一段挫折 ,终成了眷属。“造谣中伤”是这种处境中的郑恒最可能使用的招数 ,而在传统的戏曲

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可资借鉴。这种改动 ,不仅使情节悬念迭起、扣人心弦 ,还有利于丰满郑恒这

一形象 ,因为整出戏 ,郑恒这一角色戏不多 ,除前面只是侧面提及 ,仅至此才出场。《董西厢》对

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 , 多少给听众一丝同情 , 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崔张婚姻大团圆结局的喜

庆氛围,而《王西厢》的改动,再次引向戏剧冲突,并将剧情推向高潮。

三

《董西厢》有一段歌颂太平盛世、夸口自己风流放荡的生活的开场白 ,接着介绍将要说唱的

题材,然后用【般涉调】之【哨遍】、【耍孩儿】两支曲子描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 ,再用【太平赚】

劝人们及时行乐,最后用【墙头花】介绍崔莺莺故事梗概。这种表演体制,未被元杂剧继承,却被

南戏借鉴 , 如今存南戏剧本中最早的作品《张协状元》, 副末开场所念【水调歌头】、【满庭芳】

两首词即分别劝人们及时行乐和夸说戏班实力 ,再用一段诸宫调介绍剧情梗概。这里试以元代

南戏《遭盆吊没兴小孙屠》为例,其开场第一首【满庭芳】即劝人们及时行乐:

白发相催,青春不再,劝君莫羡精神。赏心乐事,乘兴莫因循。浮世落花流水,镇长是会少离

频。须知道,转头吉梦,谁是百年人? 雍容弦诵罢,试追搜古传,往事闲凭。想象梨园

格范,编撰出乐府新声。喧哗静,伫看欢笑,和气蔼阳春。

第二首【满庭芳】介绍剧情梗概:

昔日孙家,双名必达,花朝行乐春风。琼梅李氏,卖酒亭上幸相逢。从此聘为夫妇,兄弟谋苦

不相从。因外往,琼梅水性,再续旧情浓。 暗去梅香首级,潜奔它处,夫主牢笼。陷兄弟

必贵,盆吊死郊中。幸得天教再活,逢嫂妇说破狂踪。三见鬼,一齐擒住,迢断在开封。

《琵琶记》的开场也如此 , 第一首【水调歌头】介绍创作意图 , 第二首【沁园春】介绍剧情梗概。

也有只用一首词直接介绍剧情梗概的 ,如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的开场所用【鹧鸪天】,《白兔记》

的开场所用【满庭芳】。《董西厢》的【般涉调·哨遍】下方标有“断送引辞”。断送,赠送之意①。

即是说它所演唱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,是作为说唱崔莺莺故事之前,赠送给听众的。这一表演形

① 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云 :“戏剧用语之断送 , 相当于江浙方言之饶头 , 则亦动词而用如名词 , 要之亦赠品义

也。”( 中华书局 1955年版 ,下册第 689页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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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⑥ 徐渭:《南词叙录》,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,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年版 ,第三册第 246页 ,第 239页。

② 王灼:《碧鸡漫志》,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第一册 ,中华书局 1986年版 ,第 84页。

③ 钟嗣成:《录鬼簿》( 外四种) 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,第 6页。

④ 参见王季思主编《全元戏曲》第九卷《张协状元·剧目说明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版 ,第 1页。

⑤ 张羽:《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》,朱楚平《西厢记诸宫调注译》,第 353页。

式在早期南戏《张协状元》中还能见到,第二出:“( 生上白) 讹未。( 众喏) ( 生) 劳得谢送道呵!

( 众) 相烦那子弟! ( 生) 后行子弟,饶个【烛影摇红】断送。( 众动乐器) ( 生踏场数调) 。”不同

之处,《董西厢》是唱,而《张协状元》是舞。徐渭认为南戏这一副末开场形式主要源自宋杂剧的

“开呵”:“宋人凡勾栏未出,一老者先出,夸说大意,以求赏,谓之‘开呵’。今戏文首一出 ,谓之

‘开场’,亦遗意也。”①从地域来看,这一说法不无道理,但从具体文本来看 ,南戏的开场形式与

《董西厢》的开场形式有更多相似之处 ,《张协状元》开场【满庭芳】“诸宫调唱出来因”透露了

个中消息。 但这里的“诸宫调”是指孔三传所创诸宫调古传 , 还是指董解元创作的《西厢记诸

宫调》呢? 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二说:“熙丰、元祐间⋯⋯泽州孔三传者,首创诸宫调古传,士大夫

皆能诵之。”②钟嗣成《录鬼簿》卷上在“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”下首列“董解元”, 并注明 :

“金章宗时人,以其创始,故列诸首云。”③金章宗于公元 1190—1208年在位,正当南宋光宗、宁宗

的时候 , 为南宋中期。《张协状元》“当产生于南宋后期”, 其显证之一是剧中夸说“绯绿可同

声”,“绯绿”是南宋后期临安著名的杂剧社行组织④。可知《董西厢》在前,《张协状元》在后。当

时虽然南北分治,但艺术特别是民间说唱艺术的传播是不受国界和地域限制的。据此 ,“诸宫调

唱出来因”之“诸宫调”当也包括《董西厢》,表明《张协状元》受到《董西厢》的影响是可能的。

张羽《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》云:“《西厢记》者,金董解元所著也。辞最古雅,为后世北曲之

祖。迨元关汉卿、王实甫诸名家者,莫不宗焉。盖金、元立国,并在幽、燕之区,去河洛不遥而音韵

近之。故当此之时,北曲大行于世。”⑤元杂剧主要继承了诸宫调曲牌联套的演唱形式,学术界论

之甚详,此不赘述。南戏演唱虽然也用诸宫调曲牌联套的演唱形式,但极不整饬,随意性较大,又

不叶宫调 , 正如徐渭所批评 :“其曲 , 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 , 不叶宫调 , 故士夫罕有留意

者。”⑥

综上所述 ,《董西厢》对后世南北戏曲的影响甚巨 , 不仅仅是诸宫调曲牌联套、说唱交替的

演唱形式,当还包括它的开场形式。

( 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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